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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　要 ] 　利用碑刻文书等民间资料研究历史 ,于今已经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。福建地区现存下
来的有关台湾的碑刻文书 ,为数甚少。近年来 ,获见一些记录福建沿海地区家族、乡族与台湾相关往来
的碑文 ,以及民间信函、家族祭祖簿记、族规乡约等资料 ,洵为可贵。根据这些民间文书资料 ,可以对清
代以来福建与台湾的民间关系 ,特别是两地的家族、乡族关系作进一步的考察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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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得来书 ,知令弟在南投街恢复祠堂 ,渴思家谱 ,有作风依 □□追孝之诚 ,可祝可贺。
兹愚召人抄成此谱 ,料想托到时期当益动源源本本之思 ,不忘遥隔祖乡之感。如能于耕商
稍暇 ,招伴上轮船水陆捷途 ,即于十日内可到祖家 ,并乐芳园之会。现愚一家男女廿六人 ,
未知近来令弟家口加增若干 ? 并将于家谱有接得否 ,逐一细详再信来知。愚日望之。愚
思龟仔豆大路下林氏祖妣坟 ,愚长汝四 ,工程甚巨 ,至今尚未完竣 ,愚也独难支 ,汝宜有崇
封之助。再者来书云六房族谱 ,有者地号三芽春。愚详六房派 ,居上涌皆云有地号三格








分清楚。当时虽然是在日本占据台湾期间 ,两岸交通阻隔 ,然而族人间对于祖家的眷念 ,依然
坚心不改。1931 年台湾桃园陈丁父子致漳州南靖龙山埔顶村宗亲的信函 ,就是在此期间努力
寻根访祖的。该信函略云 :
　　启者 :昨年领到来信 ,诸事情已悉 ,但水陆之途诚难归乡 , ⋯⋯老身少壮之年别离故土
到台 ,耕农为活 ,今年岁已八十 ,安亦六十九。⋯⋯一家亦有二十余人 ,所耕作水田十数
甲 ,现一家居二处 ,一住观音庄塔仔脚 ,一住大园双溪口。但二庄境界隔离甚近 ,所以分作
二位耕作。⋯⋯二位贤侄 ,若得 ⋯⋯前来台湾一游 ,即老身甚幸矣。咱祖上之族谱 ,望侄
儿托人抄录一部 ,方可传给子孙之观览 ,切意寄来。⋯⋯②




来台约七、八年间 ,日本来占领以后 ,中国人若要归回祖国者是要种种手续 ,十分为难。所
以愚人农夫亦不能运动 ,将在台娶妻传下子孙也。
我父亲在日本占领台湾以后 ,因为回大陆受限制 ,经常思念不已 ,至六十多岁时还与
祖家有暗通书信 ,我父亲便十分喜悦。此信存至于前七、八年日本争中国 ,恐惊发现 ,全数
烧化 ,所以父亲别世之时不明祖厝宗亲地址 ,致无通讯。请水鸡兄若有意相探来台湾一
游。⋯⋯现时我父亲传下我三兄弟 ,各家同家同所 ,长海成 ,五十岁 ;次德金 ,五十岁 ;三德
顺 ,四十七岁。我父亲族谱辈世未知何世次 ,请给通知。若接信再请回信。⋯⋯③
　　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出 ,迁移到台湾的族人 ,由于受到日本占据台湾的阻隔 ,对于家乡祖
族的思念是何等的迫切 ,他们急于与家乡的族人恢复联系 ,寻求族谱 ,连上世系。只有这样 ,才
不至于使自己在台湾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家族 ,失去了福建原乡家族的依托 ,失去原乡家族祖
先的护佑。这种情景 ,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再度出现。1949 年以来 ,由于两岸政治上的隔





福建原乡的碑刻中 ,大多反映了这样的事实。如清代道光一十六年 (1836 年) 漳州府南靖县刘
氏家族的祭祖业田碑 ,就是为台湾族人回乡设置祭田而刻立的纪念碑 ,碑文如下 :
　　赏思木有本 ,水有源 ,而能不忘源本有鲜口。我珊图住台之人实繁 ,有徙于嘉义县翻
龙路共建祠宇名曰世德堂宗祠 ,均保祖分十摧 ,与唐之高山大宗如一辙焉。嘉庆年间裔孙
盛兴、天庆等闻唐大宗祭费未饶 ,爰将世德堂余租银寄回二百元 ,充在叙伦堂 ,置祠田焉。
道光癸未天庆率孙奠邦、侄利贞、深池回视坟祠 ,增买祭租共银三百余。丙申春奠邦、玄乞
等复带银三百余再买祠田。二十余年间台之公银三至共以千 ,非不忘源本安能若是哉。
















　　至于条款中关于祠堂祭祖的规定 ,就更加具体繁杂了 ,光绪十一年 (1885 年) 制订的规款
曰 :“一议春祭宰猪二只 ,除耆老前程房长及三大房伴拜写读祝唱赞并分神主胙以及鼎肉外 ,余
者头家取回 ;一议冬祭宰猪一只 ,除耆老前程房长及三大房伴拜写读祝唱赞并分神主胙以及鼎
肉外 ,余者取回 ;一议春冬二祭 ,共宰猪三只 ,其价照书洋墟老屠 ,无抛头 ,并免起大油 ;一议二
季所定祭品条内 ,有注明山城行重 ,每斤定天平正二十两足准作一斤 ,其价照山城。”其后又因
以上规款比较简略 ,再议定规款十七条 ,除了更详细地注明祭祀的具体事项外 ,还对预防祭祀
舞弊徇私等进行了防范 ,该规款复云 :“一议簿内所定品物 ,该房长务宜先前一日到祠各项点验
过称 ,不得徇私加用 ,违者公众不坐。一议所定祭品 ,该年头家当依簿办理 ,不得增添 ,以开滥
费之端 ,其余祠内有应用之物不登志此簿内者 ,听凭房长依时拟议定买 ,不干该年头之事。违
者公众不坐。以上所定立簿二本一样 ,一交该头家轮流买办为凭 ,一存房长处 ,以便临祭时点
验查对过称 ,多者发回。⋯⋯一议逐年八月间兑早粟时存银二十两 ,先交付该年头家收入 ,以













力比较雄厚的家族 ,还在教育等方面 ,进行着比较密切的联系。二千多年来 ,中国形成了“唯有
读书高”的社会价值观念 ,一般的贫民百姓 ,只要有机会登上读书出仕的道路 ,就有可能在最短










会。正因为如此 ,清代福建的许多读书人 ,往往跟随着移民的潮流 ,来到台湾读书应试 ;或者是
在福建家乡读书 ,一到考试的时间 ,就通过种种关系设法在台湾占籍 ,取得应试的资格。
清代福建与台湾这种较为特殊的读书出仕道路 ,致使这两地家族、乡族间在文化教育方面
的联系得到比较长期的维持。如泉州府晋江县的张氏家族 ,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。据载 ,这个
家族的张士箱在福建家乡出仕受挫 ,转向台湾进学 ,“抵台后 ,初住府城镇北坊 ,寄籍凤山。次
年入凤山县学 ,而拨入台湾府学为生员 ,之后补增生、禀生。雍正十年 (1732 年) 成为岁贡生 ,
乾隆二年 (1737 年)出任漳州司训。⋯⋯乾隆六年卒于任所 ,葬于晋江 ,享年六十八岁。其时 ,
他的几个儿子也已颇有建树。长子方高 ,从小跟随父亲到台湾 ,二十岁进诸罗县学 ,后为府学
禀生、贡生 ,乾隆三年四十岁时出任福建建宁县学训导 ,此后历任浦城训导、永福教谕、福州府




至三十五年这十年间 ,是张家最辉煌腾达的时期。张方高的次子源仁 ,长子源德 ,三子源义 ,长
孙植发 ,次孙植华以及张方大的长子源俊等六人 ,相继考中了举人。于是 ,‘一门六举人 ,科名
鼎盛 ,冠甲全台’,在闽台两地一时传为佳话。显然 ,科举上的成就和在社会活动中所赢得的好
名声 ,又为该家族拓垦事业的发展积淀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本。”λ}同样的 ,晋江县鳌江范氏家







用 ,又乌能测其所至哉 ? 弟焚膏继晷 ,功苦维艰 ,远秀登云 ,道途渐远 ,其必有所资者宜豫
谋也。我族聚于斯数百年矣 ,凡所以尊祖而敬宗者 ,俱各创有规模 ,惟书租一道 ,未曾建








若猪羊戏音觞谒祖 ,贴银一十六两五钱 ,发帖请 □股长及本年头家 ,红绸在内。一议恩优拔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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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例及钦赐贡生旗匾音觞猪羊戏谒祖者 ,贴银三十八两五钱天正 ,请帖与上同 ,红绸在内。一
议捐卫千挂匾猪羊戏音觞谒祖者 ,贴银二十七两五钱天正 ,请帖同上 ,红绸在内。一议子孙有




祖 ,贴银三百二十员 ,重一百七十六两正 ,请帖依上。⋯⋯”µυ台湾族人与福建原乡家族在文化
教育和科举仕进上的合作 ,对于促进两地家族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,都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因此 ,无论是福建原乡的族人仕进 ,或是台湾族人仕进 ,都是这个家族或乡族的荣耀。他们除
了必须到祠堂感谢祖先的荫佑之外 ,还能身体力行 ,进一步推动这种事业的向前发展。如台湾




　　江都千百家 ,泰 (长泰)东一大村落也。吾宗居此殆五百年。山 □雄奇之胜 ,非无磊落
英多者出 ,而黼黻簪缨终焉寐之 ,安知非敬圣一道缺而不讲者乎 ? 读圣贤书即不能本所
学 ,而措理家国 ,奈何并此区区份内事而忘之 ? 今诸先生长者悉跃跃有是心 ,谋诸族人亦
















动。然而 ,正像上述的祭祖等活动一样 ,由于路途遥远的限制 ,台湾族人要永久性地参与福建
原乡的各种神灵崇拜活动也是不现实的。于是 ,一般变通的办法就是出资参加原乡家族、乡族
的各种神明会 ,购置会田、会产 ,委托给宗亲管理 ,这样就较为间接地参加了祖家的神灵崇拜活
动。如漳州梅林卦山王氏家族与简氏家族等 ,祭拜的寺庙和神灵有集福寺、永兴宫、保生大帝、
蛇岳王公、二王公、李宰相、民主公王等 ,其中民主公王的来历颇为古怪 :“上寨民主公王在于宋
朝立载老松树 ,批此大树王之神 ,在于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 ,宋朝之时吴探花付 (附) 上寨公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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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为主 ,曰吴树王。此事系皇清宣统元年己酉五月初三日恩劣之孙名曰　璋 ,右片手骨头生风






“见龙祠松柏会乙份 ,又花灯会乙份 ;深　祠老上元乙份 ,又乙份 ;深　祠元旦会乙份 ;钦公祭墓
敬宗会乙份 ;龙潭祠八月十五中秋会乙份 ;台湾新旧丁会二份 ;台湾永富公会乙份 ;台湾文毅公
会乙份 ; ⋯⋯书山祠花灯会乙份 ;台湾花灯会乙份 ; ⋯⋯深　祠柜头会并新上元二份 ,横路头公
王会并书山祠冬至乙份 ,书山祠冬至二份 ,台湾永富公会乙份 ,仕鼎公祖祭墓乙日 ,深　祠旧丁
会乙份 ,台湾新旧丁会二份 ,台湾永富公会乙份 ,台湾文毅公会乙份。公议会份就当年头家人
饮福或会份轮流做头家 ,就饮福之人办理 ,如是收会粟、领会钱 ,系三大房公收立议是实。
⋯⋯”µξ从这些名单中 ,我们可以了解到台湾族人对于福建原乡家族组织、乡族组织中的各种
祭祀崇拜及神明会活动的参与程度。饶有意味的是 ,由于民间神灵崇拜具有比祖先崇拜更广
泛的民众基础 ,祖先崇拜只能局限在同宗族之内 ,而神灵崇拜则可能是跨姓氏宗族的。因此 ,
这种神灵崇拜在福建与台湾的民间交往中 ,并不像祖先崇拜那样是单向性的 ,基本上是从福建




　　原夫兴基建庙 ,藉人力以奏功 ;维岳降神 ,关人心之诚敬。钜任之举非苟焉已 ,有其诚
必有其神矣。溯自飞凤山之钟灵 ,在台众生受其拯救之恩 ,实繁有年。王衍香火而来唐 ,
其时英灵已溥 ,由沙堤近薰于西资。当此南都沐佑 ,遐迩均沾。即金厦两岛及漳石二镇 ,
亦携男带女接踵来岩。或求治病 ,或求解烟 ,符水丹沙遂服立效 ,足徵圣恩之浩大诚无远
而弗届耳。兹建圣庙于西资 ,甚得地势之吉。穴称金狮 ,庙号崇义。坐岩山而前映 ,拱围




















祭自己的祖先 ,数典忘祖 ,那么就有可能受到阴谴 ,于子孙的繁衍和事业的发达是相当不利的。
在这种迷信观念的支配下 ,人们对于原乡的家族和乡族 ,势必怀着相当的敬畏之心。同时我们









⑤转引自王文径编 :《漳浦历代碑刻》,《后江祠堂碑》,闽新出 (漳)内书刊第 90 号 ,1994 年 12 月华安印刷厂印
刷 ,第 245～24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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